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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曾对我说，世事
莫急勿慌。大凡与你有缘
分的东西，迟早会找你的。

我 与 三 卷 《 医 方 守
约》 的缘分，就印证了恩
师的话。

我已记不清具体时间
了。屈指细算，应该是二
十多年前的某个黄昏。那
套静静躺在一个旧书摊上
的 《医方守约》，就真的因
为缘分，找上了我。

拿 到 三 卷 《 医 方 守
约》 的我，即刻向八十多
岁的恩师曾祥伟老先生请
教。恩师成长在书香门第

（师爷爷是清光绪八年出生
的秀才），天资聪颖，广闻
博识，学富五车，是旧大
庸地方上的“活字典”。

恩 师 一 见 到 《医 方 守
约》，便与我慢慢细说起该
书的作者——大庸县三岔乡
的名医胡先容老先生。恩师
说，胡老先生人非常厚道，

不善言语，因为酒渣鼻，常被旧大庸不良文
人讥讽，耻笑他“咏大鼻子兮，老苦瓜一
条”。但胡老先生不愠不躁，也从不与人争
辩。

恩师又说，胡老先生至孝。
胡老先生一生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恩

师说。但他常给他的父母缝制狐狸皮袄御
寒。老先生至善。老先生有族侄，名胡薛
门，有志求学，但家贫辍学务农。老先生供
他读书十余年，终于考中同治甲子科举人，
分沅陵任教谕，很有成就。

……
胡老先生是咸丰六年恩贡生，先后任长

沙、武陵教谕，柳州府学正，衡州府训导。
他为官廉洁自持，两袖清风。老先生读书十
分勤奋，尤对 《易经》 颇有研究，并有独到
见解。晚年行医，医术高明，乐善好施，遇
穷人求诊，还资助医药费。

明德有后，佑启无疆。老先生之德，常
润后裔。

老先生的第四世孙胡尧禹先生，曾任大
庸县大坪地区人民医院革委会主任。老先生
第五代孙胡家仁先生，也是三岔卫生院有名
的老中医。

听完恩师对 《医方守约》 作者的介绍，
我对作者的人品，更为肃然起敬。我认真地
答应老师，一定要将 《医方守约》 好好地加
以整理，并争取出版。要让更多的热爱中医
文化、中医古籍的同道，沐浴先生之恩泽。
同时，我也承诺恩师，《医方守约》 出版后的
第一件事，就是将成书呈送给先生的后裔。

甲辰年春，我将整理好的书稿，正式交
付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甲辰岁末收到新
书。面对新书，我百感交集。立即拨通三岔
乡卫生院院长的电话，联系胡老先生第五世
孙胡家仁，准备恭恭敬敬去专程送书。

乙巳仲春，按照约好的时间，去胡家仁
先生三岔乡的住所。

交通极不方便的三岔乡，也是我四十三
年前曾经工作的地方。当年，从城区出发，
坐车爬三望坡，绕茶叶场，从木材检查站
下，穿芭蕉湾，踏轿顶上，过三岔村，方到
集镇。现在，从汪家山打了隧道，直通田蛋
峪，花不了多长时间，便可到集镇。我到的
时候，胡家仁先生早就到了卫生院，已经等
了我很久。

胡家仁先生长我五岁，已退休数年。正
宅家享天伦之乐，颐养天年。而我，也已满
头白发。我们一见面，握手，拥抱，尔后，
手牵着手走到院长办公室。家仁先生的鼻
子，遗传了他高祖的“老苦瓜一条”。

我和家仁先生，四十年前就认识，因此
少了许多客套。他开门见山地问我：“你咋知
道我是胡先容的后人呢？”我说，是曾祥伟老
先生告诉我的。令高祖之言行，我听曾老先
生细说过。令尊大人曾经是卫生院的革委会
主任，一把手。我是把新书一定要送来的。
同时呢，也还想听一听你再说说 《医方守
约》 的故事。

家仁先生告诉我，他出生晚，只知道祖
父胡运培是胡先容老先生的长孙。祖父胡运
培一边教书为业，一边行医谋生，祖母陈氏
出身高坪乡望族。祖父秉承家学，以中医妇
科见长。父亲胡尧禹，幼承庭训，以良相良
医为志，曾担任过大庸县大坪地区医院革委
会主任。如果父亲健在，今年该是 109 岁了。
关于 《医方守约》 一书木刻版，原来一直收
藏在家里。上世纪 50 年代末，时任卫生局局
长、中医院副院长两人来访父亲，说为弘扬
大庸中医文化，让更多人学习到 《医方守
约》，请求父亲同意将木刻版借到大庸县中医
院去，印制好后，承诺完璧归赵。

家仁先生说，出于信任，父亲同意了。
《医方守约》 木刻版运到了中医院内。但书印
成后，木刻版却“一去不复返”。

后来才知道，木刻版已在“运动中”被
付之一炬。家族的后人，都找父亲发脾气。

今日得见新书，极其珍贵，令人激动。
“贵府可还有其他珍贵医籍？”我问。
“再无其他。”家仁先生答。
这让我有些失望。家仁先生也开始沉默。
无语凝噎，痴对良久。我起身，牵着家

仁先生的手，走到他新修的砖房边。砖房边
上还保存着年久失修的土坯房。那是他的祖
业。青山依旧，物是人非，尧禹老前辈，家
仁先生的父亲，也已归道山久矣。

午后，我们去集镇边的小餐馆，炒了几
个可口的家常菜。我毕恭毕敬地邀请家仁先
生：“小酌不？”“不想喝。”他说。

“家里的水，是从三岔山顶上接下来的。
最爱潺潺山溪水，在山终比出山清。”家仁先
生说。

“ 你 下 次 到 三 岔 来 背 水 ， 到 我 家 里 背
来。”沉默良久后，家仁先生望着我说。

“好的。”我毕恭毕敬地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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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慈利县黄花溪的神鹰山，被春天唤醒了。那些野生的杜
鹃花，不知在岩缝里等了多久，忽然就全炸开了——从山脚到峰
顶，红的泼辣，白的素净，粉的像刚揉开的胭脂，青灰色的石头被
染得泛出温柔的边角。露水趴在草叶上打盹，山路被花瓣铺得发
软，衣角蹭过花枝时，总有几片花瓣跟着人走，好似春天偷偷别在
衣襟上的贴花。

神鹰山的杜鹃专挑石头缝扎根。根须好像磨旧的麻绳，死死绞
着岩块的纹路，有些地方岩壁裂出细缝，根须从里头钻出来，探着
身子也要开几簇花。马缨杜鹃是最先盛开的，深红花瓣厚实得如风
干的柿子皮，太阳一晒，整枝整桠都透亮起来，连投在地上的影
子，都带着暖烘烘的火气，仿佛轻轻一踩，就能溅出火星子。露珠
杜鹃却生得柔，粉白的花瓣薄如棉纸，花心聚着几点黄，像是谁用
指尖蘸了蜜抹上去。雾浓的时候，花瓣上凝着水珠，风一吹，叮叮
咚咚直往落叶堆里掉，打湿了躲在下面的山蚂蚁。

山路狭窄，顺着小溪蜿蜒而上，左边水响，右边花响。走累了
坐在石头上歇脚，会看见花影在溪水里漂，红的白的顺流而下，宛
若一群贪玩的花雀，追着自己的影子跑。到了神鹰山石跟前，才知
道这石头原是蹲在山顶的老神仙——它石形如展翅雄鹰，鹰嘴部位
天然凹陷，可供游人驻足俯瞰花海。往下望时，整座山都在开花，
花浪从山顶滚到山脚，梯田像撒在花海里的碎米，村落是浮在花海
上的几片灰瓦。

人在花海里走，花也在看你。杜鹃枝条低的地方，花能碰到人
的额头，高的地方，花就举过头顶，让人仰头看。走得急了，山风
会扯住人的衣角，让你等等那些正在落的花——白花瓣落在山道
上，红花瓣粘在背包带上，有片粉的刚好掉在水洼里，被蝌蚪当成
会漂的小伞。云雾把花裹得半明半暗，似谁家蒸年糕时冒的热气，
花在雾里忽隐忽现，恰似雾自身开了花。待到云雾散去，在暖阳的
斜照下，花瓣边缘镶起了金边，连石头的影子都成了花的形状。

山腰、山脚随意地立着几栋民居，房檐下挂着成串的红辣椒，窗台
上摆着盛花的粗瓷碗。土家阿婆把新鲜的杜鹃花瓣拌进糯米粉，蒸出
来的粑粑带着淡淡的香，咬一口，能看见花瓣的纹路嵌在米里，像印在
纸上的花笺。土家阿妹蹲在溪边染布，把杜鹃花泡在木盆里，水渐渐变
成浅红，白棉布放进去浸一阵，拿出来晾在竹竿上，风一吹，布上的花
影就活了，在青石板上跳来跳去。

有年赏花，夜里住在农家乐，木窗棂吱呀作响。月光把成片的杜鹃
照成银白色，花瓣落在瓦背上，好似谁在轻轻叩门。清晨推窗，见昨夜
还是花苞的，今早全展开了，山溪里漂着隔夜的落花，粉的红的聚成一
小片，随水流动，倒像是溪水解开了春天的纽扣。

看杜鹃，最好在四月中下旬。从慈利县城自驾往苗市镇，路边的指
示牌会带你找到那条进山的路。车还没到山脚，就远远看见神鹰山披
着花衣，红雾绕着山尖转，好似山着了火。上山要穿防滑的鞋，石头上
的青苔比花滑，走几步就得低头看看路，却又总被旁边的花勾住眼
——这边几簇红的开得正艳，那边几枝白的探过身来，连呼吸里都是
花的甜。

山民的竹篓里总装着山货，蕨菜、菌子，还有别在篓沿的几枝杜
鹃。遇见了，他们会笑着说：“娃娃总把花瓣夹在书里，说等花开了再拿
出来。”原来这些花，早就在人们的日子里生了根——开在阿婆的蒸锅
里，阿妹的染布盆里，娃娃的课本里，也开在年年都来的春风里。

离开时捡几片完整的花瓣夹在书本里，等明年翻开，就能看见那
年的春天：山风怎样吹乱花影，溪水怎样带走落花，还有那些在花树下
走过的人，他们的脚印里，都踩着一整个春天的颜色。

神鹰山在车后渐渐变小，却像一团烧不尽的花火，长在人心里
——原来最浓的春色，从来不是花自己开，是看花的人，把花开进了日
子里。

杜鹃花开醉春山
□魏咏柏

荷事

清晨五点 露珠还趴在荷叶的睫毛上
第一朵荷花就撑开了粉色绸伞
蜻蜓停在卷边的叶尖
用复眼丈量着水面的辽阔

采莲蓬的阿妹划着木盆
哼着小曲 穿过迷宫般的荷叶阵
竹篙搅碎满池星光
惊起一群银白色的游鱼
在水草间慌乱地逃窜

正午的阳光像融化的金箔
涂满每片荷叶
青蛙蹲在叶背乘凉
鼓着腮帮子 把夏天吹成
一首湿漉漉的民谣

傍晚 垂钓者的影子
在水面越拉越长
收竿时 钓起一轮
被晚霞染红的落日
而荷花仍保持着 最初的
矜持与骄傲 等待着
月亮来赴一场 千年的约会

蝉歌

老槐树上的蝉蜕
是去年夏天留下的空壳
新的蝉儿咬破外壳
用还未硬化的翅膀
练习飞翔的姿势

当第一缕阳光爬上树梢
整座森林就变成了音乐厅
它们倒挂在枝头
用腹部的鼓 敲击着
亘古不变的旋律 每一声
都像要把积攒多年的沉默
全部倾泻出来

烈日在叶片间燃烧
蝉鸣却愈发高亢
穿透耳膜的合唱
让时间都放慢了脚步
连路过的风都忍不住驻足
悄悄带走 几句
未唱完的歌词

直到暮色漫过树梢
最后一声蝉鸣
跌落在沾满露水的草丛里
等待明天 重新
点燃黎明的第一缕光

二端午龙舟赛

“淡水唱 淡水欢
孙九大人坐台湾
法寇见他丧了胆
夹起尾巴一溜烟……”

澧水河还未从端午的酒香中醒来
岩泊渡十五的锣鼓又敲响了
孙开华的故事在水面上复活
化作无数艘飞驰的龙舟

赛前 老匠人用朱砂
给龙头点睛
沉睡百年的英魂
在鼓声中渐渐苏醒
桨手们在额头系上红绸
像当年将士们束紧的战带

发令枪响的刹那
水花炸开千朵白莲
木桨翻飞如蝶翼
号子声比烈日更灼人

每一次划动 都在
打捞历史的碎片

两岸的呐喊掀翻云层
观众们挥舞着菖蒲 敲响脸盆
仿佛在挥舞当年的旌旗和擂响战鼓
终点线被冲破的瞬间
浪花里翻涌的
不只是 百年不变的龙舟
更是一个民族
生生不息的 脊梁

乡村西瓜

井水浸泡过的西瓜
藏着整个夏天的清凉
爷爷用锃亮的水果刀
轻轻一旋 便切开
红与绿的分界线

一口咬下去
甜蜜在舌尖炸开
汁水顺着嘴角流淌
在青石板上画出
蜿蜒的红色溪流

孩子们蹲在门槛上
比赛谁吃得最快 吐的籽最远
而大人们摇着蒲扇
把陈年旧事 掺着
蝉鸣 一并扇进
渐暗的暮色

月光爬上晾衣绳时
西瓜皮已堆成小山
萤火虫提着灯笼赶来
在瓜皮上 写下
夏天的情诗

萤火虫

当最后一抹晚霞
被晚风卷进山峦
草丛里开始亮起
星星点点的微光

这些提着灯笼的信使
正忙着传递秘密
它们飞过稻田
给稻穗捎去夜的问候
穿过篱笆 把月光
裁成小小的信笺

有时 它们会停在
少女的发梢

像一枚会发光的发卡
记录着
青春最温柔的瞬间

它们在叶片上
书写闪烁的诗句
却又在黎明前
把所有墨迹
藏进潮湿的泥土
等待下一个
月圆之夜 重新
绽放

雷雨

午后的空气粘稠得
能拧出汗水
蜻蜓贴着地面飞行
蚂蚁排着队 搬运
即将到来的风暴

父亲在门前除包谷草
草帽下汗如没拧紧的水龙头

“赶快把麦子收回来”
母亲望望火炉般闷热的天
急得向父亲大喊
拧上箩筐跑向晒谷场

第一声雷 像巨人的喷嚏
震落了枝头的蝉鸣
乌云迅速占领天空
把太阳关进
黑暗的牢笼

雨来得猝不及防
像天空打翻了水盆
行人在雨幕中奔跑
踩碎无数个
正在成形的水月亮

闪电撕开夜幕
照亮街道上的
匆忙与慌乱
每一道白光
都是神明
仓促间写下的
未完成的诗篇

当最后一滴雨
吻别屋檐
彩虹从云层中
探出头来
整个世界
都被洗成了
崭新的模样

夏之盛组诗
□龚国倞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翻螃蟹。与螃蟹打交
道的趣事给我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回想起来总
是那么甜蜜、温馨、悠长。

老家旁边有一条小溪。溪的源头就在老家
背后一座叫红炸岩的大山脚下，有四五里路
长，溪水流至门前的坪里后注入零溪河。

小溪不大，但常年溪水丰盈，即使在枯水
季节也不枯竭。因此，我们汪家岗这一带的人
一年四季不缺水喝。也因如此，小溪里孕育了许
多鱼虾螃蟹之类的水生物。

等到热天，选个合适日子，提个小竹篓，就
可以下溪翻螃蟹了。溪里有一个用锄头刨出来
的水凼，凼下边用石头砌着，以保持足够的水
量，那是汪家岗人挑水喝的地方。每次翻螃蟹，
我都是从这个水凼边开始往上翻的。水凼下游
至公路桥边是没有螃蟹的，因为那是妇人们天
天洗衣的地方。

翻螃蟹要耐心，更要细心。溪沟里到处都是
石块，溪水没过石块，潺潺流淌，你不知道螃蟹
到底藏在哪块石头下，因此就得认真地翻。

看准一块石头，心想，那里面一定藏有螃
蟹。于是，弯腰低头，用手轻轻将石块翻开，

一看石块底下清澈见底，什么都没有，第一次
出手就落空。走几步，接着又翻，这是一块大
点的石头，双手用力将石头翻开，石头底下顿
时一股浊流冒出来，要稍等几秒钟后才能看清
水里的情况。后来才明白，只要有浑浊的泥水
冒出来，那是没有螃蟹的。

没翻到，不灰心。继续找。终于，一块石
头底下，一只小螃蟹安然地呆在那里。它一动
不动，瞪大两只眼睛，静静地观看着外面的世
界，似乎并没意识到危险的来临。而我却惊喜
不已，伸手将螃蟹从水里轻轻捞起，顺手装进
竹篓里。螃蟹这才如梦初醒，慌忙在竹篓里爬
来爬去。

有些螃蟹不躲在石块下或岩洞中，而是在
浅水区休息或跑出来晒太阳。遇到这类好事，
只要你眼尖，就能轻而易举地逮到螃蟹。一
次，在溪边的沙滩上，一只螃蟹正在缓缓地爬
行。我靠近一看，原来是只残疾螃蟹，它缺了
三条腿。我将它捉在手里。转念一想，这螃蟹
一定是经历了大灾，受了如此重的伤。于是，
放了它一条生路。

走到一拐弯处，我翻起一块石头，石头刚

翻开一半，一只大螃蟹慌忙张开手脚，拼命地
往外逃去。我跟着螃蟹追去，看它横行到哪
里。这下可好，它居然冒出水面，爬到了溪
边。我连忙将它捉住。就在我将它拿起的那一
刻，它的腹部突然跑出来许多淡黄色的小螃
蟹。原来这是一只螃蟹妈妈。那些小螃蟹看见
妈妈被擒，纷纷朝四周逃去。

再往上游翻去，陆续又翻到了不少螃蟹，
竹篓里一下就热闹起来。想着竹篓里的收获不
小，心里充实又快乐。每次翻螃蟹，我都要翻
到小溪的尽头。这里三面环山，长满了青草，
开满了野花，还有那满树红红的密密儿。

翻螃蟹，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公路桥下
的两个涵洞。

这两个涵洞都是岩石砌的，并不大，有十
几米长。进了洞，才知道里面暗暗的，只有对
面洞口有一线光亮。进去前，担心里面会有老
鼠、蛇之类的动物伤人。可爬进洞后，就全然
不顾了，小手开始在两边的岩缝里仔细地搜
摸。这时，突然感到指尖剧烈疼痛了一下，心
想一定是被螃蟹夹啦。这是个大螃蟹。不然，
不会夹人那样痛。我忍住疼痛，手指在里面继

续摸。等它再次伸出钳子夹我时，我两个小指
头迅速夹住了它的大钳子，慢慢将它扯出来。

爬出洞一看，原来这就是一只螃蟹王。这
螃蟹王身坯很大，外壳又硬又黑，其它螃蟹外
壳都带点淡淡的黄色，而它不是。再看它八条
小腿，腿节均匀，健硕修长。最抢眼的还是那
两把高高举起的大钳子，看上去刚劲有力，还
能清晰地看到钳口那锋利的锯齿。那双眼睛，
呈八字型扬起，显得犀利敏锐，炯炯有神。我
可是头一次见到这大家伙。

回到家，其它的螃蟹我都叫母亲炸了，唯
独将这只螃蟹王留了下来。等螃蟹王吃饱喝足
后，我用一根长线将螃蟹王的一只大钳子套
住，然后放在门前的硪场里玩耍。螃蟹王怒目
圆睁，张开大钳子，东奔西跑，想逃脱。后来
疲惫的螃蟹王只能任一只公鸡啄食，最后成了
公鸡的一顿美餐。

有一次，我们在潭水里的浅水区发现了很
多螃蟹。这螃蟹真大。兄弟们下水把螃蟹一只
只捞上来。螃蟹在手电光的照射下，呆在水里
一动不动，任凭你捉拿。眨眼功夫，十几只螃
蟹就被装进了蛇皮袋。

螃蟹趣事
□汪珍玺


